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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告诉舒娅，最近的

形势又紧张起来，他们可能
要出去避一避。果然，他和
小兔子、南昌，陡然间消失
了，舒娅、珠珠们在第三个
女生丁宜男家里聚着。丁宜
男家是住底楼，她家人口很
简单，只有她和母亲、外婆，

三口人，也是三代人。
丁宜男长相平凡，要说

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白。
丁宜男有一个玩具，是她舅
舅替她做的一部幻灯机。舅
舅又找来一些电影的废旧
胶片，根据片名和剧情排
序，做成一条条幻灯片，其

中有王文娟徐玉兰的越剧
电影 《追鱼》《红楼梦》
……在光线幽暗的房间里，
丁宜男将幻灯机对着床头
上一面素白的墙，接上电
源，摁下开关，便呈出一幅
绚丽的画面。她们不知是第

几次观赏这些电影的片段
镜头了，原先平静单纯的少
女心，如今压了些心事。

丁宜男没有进入那爱恋

萌生的河流，她站在岸边。
这天早上，她正坐在窗

下踩缝纫机，满窗帘的树叶
光影里忽然升起一片暗。她
心跳着，立起身，丢下活计，
推门出去了。树底下立一个
背影，兀自斜穿过马路，沿
对面马路向前。丁宜男也穿
过马路，随那背影走去。她

看见绿阴遍地中自己的影，
就好像是另一个人。前面的

人，她却已经认出，是南昌。
他走过两条横街，走进一条
长廊，在一根廊柱下站住
了，等丁宜男走近，转过脸。
他戴了一只大口罩，遮去大
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眼睛里的光很亮。他将一个

叠成燕子形的字条，摁在丁
宜男的手心里，说：请交给
珠珠。说罢转身就走。

当天，丁宜男就去了叶

颖珠家，然后，她俩又一起
去了舒娅家。珠珠手里一
直捏着那个燕子形的字
条，她说：南昌他们马上要
离开上海，而且需要一些

钱，怎么办？舒娅立刻响应，
她交出了自己的零用钱，倾
囊而出，只有一元多。珠珠
的零用钱也只有两元五角。
丁宜男的钱放在家里。于
是，三个人又向她家去。她
将压在课本里的几张钱，

悉数交到珠珠手上，是数
目最大的一笔。

就在这天晚上，小兔子
也来和舒娅告别了。他也戴
了一个大口罩，几乎贴着身
站在舒娅跟前，舒娅嗅到了
小兔子衣领里的气息，清洁
的、肥皂的气息。冷不防，小
兔子在她嘴唇上啄了一下。

第二天下午，珠珠和舒
娅提早到达南昌指定的地
方，一家闹市中的电影院。
三人见面，一时无言。珠珠

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将筹来
的钱交给南昌。南昌不敢看

珠珠，低着头说：谢谢，无论
我到什么地方，我都不会忘
记你们———珠珠知道这里
的“你们”，其实是一个单
数“你”。

南昌在人流中穿行，有
眼泪冒上来。这时，他看见

了一个人。这个人从他身后
蹿出，横在面前，是舒拉。她
赤红着脸，急切地将一叠东
西塞进南昌上衣口袋。接下

来的动作更令南昌猝不及
防，她扑上前，伸手勾住南昌
脖颈，在他耳边说了一声：只
有我了解你！便转过身，像泥
鳅一样钻入人群，不见了。
南昌低头从口袋里掏出舒
拉塞进的东西，竟是一叠崭

新的纸币，全是一角和两
角，加起来也有三元多。

这真是一场隆重的送
行，双方的情绪都激动起
来。走的人奔赴未知的前
途，留下的人则退回到平静
的日常生活。

一日，她们正坐在舒娅
家的大房间里，慵懒着。这
时候，有两个人穿过厨房和
走廊，门也不敲地进入房
间。房间里的三个人不由坐
直了身子，说不出话来。来
者不是别人，正是南昌和小

兔子。他们除去口罩，一身
单衣，略显消瘦，并无逃亡
生活的疲顿，反有一种经过
洗涤的神清气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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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明白铅的危险性，

在英国和其他很多国家，铅
中毒仍然是一大问题。因为
工作而暴露的情况仍然会
发生，在大量使用含铅汽油
的国家里，环境中的铅暴露
情况更严重，估计大气层中
的铅含量，大约有一半都是

来自这个来源，交通警察或
加油站工作人员，尤其容易
暴露在铅中。

铅的主要来源有三：水、

食物和空气。肠子吸收食物或
水中的铅，效率相当低，大约
只有10%会被吸收。水中的
铅，大部分来自老旧的铅水
管，尤其是软水或酸质水更会
溶解水管中的铅，或者，可能
是天然生成，来自岩石或土壤

中。肺脏吸收空气中的铅，效
率则高得多，虽然空气中的铅
含量比水中低，但这仍然是比
较重要的铅暴露途径。因此，
会产生铅颗粒的铅精炼工厂

以及汽车使用含铅汽油后排
放出含铅的废气，就成了最
主要的暴露来源。

1971年，美国把汽油中
的铅含量减少到不到 1%，
1977年更降到只有0.06%，
结果，人体中的铅浓度产生

惊人变化，在 1980年，男婴
每天的铅摄取量平均为 45
微克，成年男性 84微克，到
了 1990年，这些摄取量下

降约十分之一。
儿童主要的铅暴露来源

是含铅油漆，这可能存在于
老旧房子中，在 20世纪初
期，美国的贫民区便曾因此
出现儿童大规模铅中毒的
情况。这种油漆的铅含量可
能高达40%，结果造成一些
严重的铅中毒事件，甚至仍

然发生在最近的英国。
铅在无机状态时，比如

铅盐，按照剂量高低，会造成
多种反应。对消化道的一般
反应是造成疼痛（腹绞痛）、
便秘、腹泻、呕吐，有时候关
节处也会疼痛 （痛风），手

臂、腿或双手会觉得虚弱无
力，这是神经受到影响的缘
故。有时候也会出现头痛和
眼盲，另外还会出现心神不
安的情况，严重的话会造成
精神失常。慢性暴露会造成
肾脏的伤害和功能异常，导

致肾炎，也可能肾衰竭。
铅会进入体内的红血球，

并因此对红血球造成破坏，干
扰血红素的制造功能，导致血
红素流失，并因此失去血红素
运送氧气的功能。缺乏血红素
的结果就是贫血，并因此造成

疲累感、无精打采、脸色苍白。
只要铅暴露浓度减少，这些
症状就会改善。

铝是地球上含量第三多
的元素。我们全都暴露在铝
中，来源是我们使用的金属
厨具，还有偶尔服用的医疗

处方剂，像制酸剂，但这些
来源的铝都很难被人体吸

收，危险性很低。接受洗肾
的病人，由于会从医疗设备
中吸收到铝，因此有脑部受
损的危险。肾病末期的洗肾
病人，体内会累积一些铝，
所以就会出现新陈代谢和
心理性肌肉运动功能异常

的现象。在了解这种情况之
后，改善洗肾病人被铝污染
的机会，就能大大降低他们
出现铝毒性反应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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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约翰·富兰克

林（JohnFranklin）爵士率
领由两艘船和 129人组成
的探险队，前往加拿大北部
寻找大西洋北部到太平洋
的“西北航路”。这两艘船
被困在冰板块中，最后消失
无踪。1846年，其中三个死

者 的 坟 墓 在 毕 奇 岛
（Beechey）上被发现；1988
年，他们的尸体被挖出来进
行分析，结果检测出很高浓
度的铅，显示因为铅中毒而
死。这些铅从哪里来的？探
险队的两艘船上带有可以

食用好几年的食物———全
都是装在罐头里。当时罐头
是通过焊接封口的，焊料中
含有铅，这可能就是铅的来
源，而当他们以吃这些罐头
食品为生时，就造成更多船
上人员的死亡。

DEF

后宫中的万贵妃已经愤

怒得几乎丧失了理智，派去
堕胎的人敷衍了她，派去谋
杀的人隐瞒了她，所有的人
都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却
没有一个人告诉她。
“你们都欺骗了我！”复仇

的欲望在她心中猛烈地膨胀。
让那个孩子和他的母亲

消失，让一切都回到事情的
起点，敢于欺瞒我的人，一个
也不能放过！

那个在宫中躲藏了多年
的孩子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
生活下去了，他有了自己的
寝宫，自己的宫女宦官，自己

的从属，也有了自己的名
字———朱�樘。

纪姑娘也变成了纪妃，
正式成为了朱见深的合法妻
子，这个广西来的小姑娘似

乎已经迎来了人生的转折。
但事实证明，她对自己命运
的判断十分准确。

朱�樘进宫一个月后
（成化十一年六月），纪妃死
于后宫住所，死因不详。关于
她的死亡方式，最终并没有

一个定论，有的说她是被逼
自尽，有的说是突发重病身
亡。但她的死因却似乎并没
有引起什么争论。因为所有
的人都知道凶手的名字以及
行凶的动机。

听到纪妃去世的消息，

宦官张敏苦笑着叹了一口

气：“这一天迟早是会来
的。”几天之后，他在后宫中

吞金自尽。当一个人不得不
走向死亡时，自杀代表着尊
严和抗争。

纪妃和张敏都死了，短
短一个月间，朱�樘就失去
了他最为亲近的两个人，此
时的他还不懂得什么是哀

伤，只是偶尔会奇怪为什么
母亲再也不来看他。

而与此同时，死亡的阴影

也正悄悄地笼罩着这个孩子，
对于后宫的万贵妃来说，这个
孩子是个极为危险的人物，他
会夺走朱见深的宠爱。于是另
一场谋杀的阴谋即将实施。

眼看朱�樘就要英年早
逝，另一个女人站出来挽救了

一切。万贵妃虽然统领后宫，
但这个女人，她无论如何也是
惹不起的。此人就是朱见深的
母亲周太后，按照辈分，万贵
妃还要叫她一声娘亲。
“把孩子交给我，看谁敢

动他一指头！”一声令下，朱

�樘住进了太后的仁寿宫，
这下万贵妃彻底没戏了。

可是历史告诉我们，敌人
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不久之
后，朱�樘就接到了万贵妃的
热情邀请，希望皇太子（此时
已册立）殿下大驾光临。

朱�樘也没想太多，松
一松腰带就准备上路，此时
周太后却站了出来，郑重其
事地告诉他：“到那里，什么

也不能吃！千万记住了！就说

你吃饱了！”
到了地方，万贵妃果然拿

出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和颜悦
色地对朱�樘说：“吃点吧。”

朱�樘收住了口水，说出
了违心的答案：“吃饱了。”

按说事情到这里就算结
束了，可是朱�樘小朋友，世
事难料啊。

“那就喝点汤吧。”
完了，这句没教过啊！他

低下头开始思考标准答案，
一旁的万贵妃却仍在不停地
催促着，要说这孩子心眼还
真是实在，蹦出了一句惊世
骇俗的话：“我怕有毒！”

万贵妃目瞪口呆，看着一
脸无辜的朱�樘，几乎当场晕
倒在地：你小子也太直接了吧。

阴谋被搞成了阳谋，这下
彻底没戏唱了，那汤里到底有
没有毒也不重要了，太子殿下
过了一回眼瘾，就此打道回府。

自此之后，万贵妃就如
同斗败的公鸡，彻底失去了
往日的威风，不敢再堕掉别
人的孩子，而朱见深也趁开
放的大好形势，越发神勇，又
生下了他的第四个儿子（前
两个夭折了，朱�樘是第三

个），此后他又接连生了十余
个儿子，一举彻底洗刷了不
育的恶名。可他怎么都不会
想到，除了太子之外，那位第
四个出生的皇子在经历了无
数风波之后，最终竟然也成
了皇帝。这些事情得等到四

五十年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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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我的错觉，即

使世界尽在我的掌控，我却
在她的掌控……回到北京后
不到一周，记不起是哪一天
的中午了，我只记得还在沉
睡和苏醒中挣扎，一阵破空
而来的敲门声把我砸醒。

开门———场面令人震

撼，卓敏出现在门口，楼下保
安帮她拖着两个大包、三个
箱子。她嫣然一笑：“从今天
起，我就不离开你了。”她说
实习的歌舞团离我家很近，
她说最近要赶排新舞剧《白
蛇》，早上八点钟就要报到，

晚上七点后才收工，所以她，
必须搬到我这里住。

寒冷的雨夜，“沸腾鱼
乡”，在门厅等座。室内的温
暖和室外的寒冷让玻璃窗上
升起各种形状模糊的雾气。
我正在百无聊赖之际，突然

接到了前女友的短信，她说
她马上要嫁人了，她说她永
远记得和我的一点一滴……

她是我大学同学，但我
俩在大学毕业一年后才开始
恋爱，我曾经对号称长相酷
似孙燕姿的她很迷恋，但在

我“北漂”半年之后，她就用
短消息通知我“我们之间的
故事应该翻篇了，对不起，我
已经另有所爱”。那天晚上我
一个人在三里屯南街的“芥
茉坊”喝了很多酒，吐得肝肠

寸断之后，突然想通了。第二
天上午我甚至还给她打去一

个电话详细询问了新男友的
情况，并强作大度地祝福他
俩能够百年好合。她在电话
里幽幽地说：“杨一，我知道
你现在很难受，其实我喜欢
你，但他更能满足我对物质
的愿望，我总不能一辈子跟

你过这种漂泊的日子吧，我
也很不喜欢你随时去大沙漠
玩飙车。”我和她就这样断
了，像一切从未发生过。

我和她早无缘分，但我
接到她结婚的消息后，还是
聊作回复：“我也记得和你的

点点滴滴。”然后我和苏阳去
占座，忘了手机还在门厅的
书报架上。

卓敏冲过来时像一把明
晃晃的刀子，她直视着我：
“杨一你混蛋！”我不解地望
着她，她拿着手机就扔了过

来，幸好苏阳手快，否则手机
就被扔进沸腾的锅里了。

晚上回家，相对无语，我

进里屋上网，她在客厅情感丰
富地看着那部著名的韩剧。那
个即将嫁人的前女友还在发
着短信：“天冷勿忘加衣。”虽
然我把手机已改成振动，但卓
敏仍然敏感地问：“谁？”

她突然现身，灵蛇般出手

抢过我的手机，残忍地按下
“回叫”，开了“免提”，三声蜂
鸣，对面传来清晰的声音：“想
我了吧……听说你和一个跳舞

的女孩好了？要小心哦，听说性
如烈火，你说话啊……”

卓敏对着免提话筒冷冷
地说：“他说不了话了，他死
了……”

那一头的女孩终于明白
了什么，沉默了两秒钟，挂断。

我冲向卓敏，她力气大
得惊人，推开我，光着脚跑向

阳台：“再过来，我就把它扔
下去，我也跳下去。”她站在
阳台上高举着手机，就像高
举着一颗准备与敌人同归于
尽的手榴弹。

我愣在屋里，她站在阳
台，我们对峙了十几分钟，这

时已进初冬，她因为寒冷和
愤怒不停颤抖，我心中一阵
柔软地刺痛：“进屋吧，我投
降，投降……其实那只是过
去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才是最可怕

的事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

又生。”她固执地高举着手机。
我只能说“我爱你”，不

断地对她说，我知道，她无比
脆弱，这是她的死穴。

她站在雨中愣了一会
儿，突然冲进来紧紧抱着我。
我是真的爱卓敏，我只是觉

得有时候她其实是在折磨自
己，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
我的手机铃响，她就像雨林
里敏感意识到将受攻击的响
尾蛇一样突然竖起脖子，眼
神锐不可当。我怀疑，她已经
对手机产生了强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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